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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墙 深圳佳士工运

年 午 点 徐晴 在咖啡馆 看书 突然 条 信推送 点 来 贴在南京大

一夜民主墙：中国高校学生的花式抗议

“虽然我时常告诉自己，对公权力需要保持愤怒，但可能在这块土地上还行不通吧...... 换个方式表达吧，爱可以感
化一切。”

大陆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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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5日下午4点，徐晴正在咖啡馆里看书，突然收到一条微信推送。点开来，是一份贴在南京大

学（南大）仙林校区公告栏上的联名信：“我们不要被偷窥！我们要严处变态！我们要学校公开回应！”联

名信上印了几个鲜红的指纹，正下方贴着一个红印泥。

徐晴立即赶往公告栏，摁下自己的指印。这个公告栏位于女生公寓二栋楼下，平时用来张贴社团海报，人

流量大。徐晴之后站在一旁观察，十分钟后，留下指印的同学慢慢变多，大多是女生，也有少数男生。眼

看白纸快不够用，她跑到超市又买了一沓白纸和一个印泥。

作为南大学生，徐晴一直关注这起校园案件——10月26日，有女生爆料两周之前在学校女厕所中遇到男性

偷窥者，报警之後一直沒有收到通知。一个月过去了，校方仍然没有发布跟进或惩处偷窥人士的任何通

报。

公告栏前，一名保安很快出现了，一句话没说就开始撕下联名信。一个女生愤怒地问保安，凭什么撕这

些。保安回应，保卫处副处长马上就要过来了，“等他过来，你和他聊。”

抗议没有停下。这天夜晚，更多的新标语出现在公告栏上：“我们不会就此停下”、“无视即犯罪”、“我们愤

怒，我们关注，我们联合”......有人摆了几束鲜花，也有人贴了一片卫生巾，上面用红笔写上三个字——

“好看吗”。

第二天一早，公告栏上所有标语和社团海报又被清空了，只留下那片卫生巾。这一校园事件进一步引发社

会舆论。有学生发布了一条微博，附上了当天早晨公告栏的照片，评论道：“为什么尝试抹去所有痕迹却不

愿碰这一片卫生巾？”这条微博引发数万次的转发，有网友表示“原来卫生巾上的红这么有震慑力”，但很快

微博被彻底删除。

在自由已成缝隙，校园“民主墙”衰落多年的中国高校内，这块锈迹斑斑的巨大公告栏，宣告了昨晚短暂闪

现的一夜“民主墙”的终结。



2021年11月5日下午，要求学校公开回应并惩处偷窥者的联名信上，摁满了学生的红指印。图：受访者提供

公共性的愤怒 


徐晴感觉，抗议行动的背后，是长期积累的压抑情绪，而转折点是2018年的「马会」事件。 


过去数年，在中国官方对自由主义的打压中，大学校园的自由空间也不断收缩，但左翼思潮仍一度得以获

得喘息空间。2018年，多所大学的左翼青年为佳士工人维权行动进行多次声援，期间多名工人和学生被逮

捕，引发广泛关注。

同年9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和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阅读研究社在新学期登记注册时遭到校方的推诿

或拖延。这两个学会已成立多年，通常被称为“马会”，但根据中国政府的《高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

法》，大学社团每年都要接受“年审”，审核通过才能在新学年再次注册。

2018年11月1日，南大的马会成员抗议学校拖延社团注册，要求校党委书记给予说法，遭到校方清场。根

据学生自述，有便衣人士出来打学生、撕毁传单，有声援的学生被送往派出所。翌年3月，受团委指导并负

责管理社团的南大学生社团联合会（简称社联）发布通知称，注销11个未达到年审与再注册要求的社团，

其中包括南大马会。

这个事件辐射甚远，此后官方对学生活动的管束进一步收紧。徐晴称，原本属于半民间组织的社联被取

缔，所有社团归团委直接管理。据端传媒查证，2018年9月，南大公示了通过审核的校级学生社团名单，

署名为南京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而在2019年9月的同类文件中，发布方已改为“校团委学生社团管理

部”。

在其他大学 收缩也同样在发生 202 年 月 清华大学团委公示的被注销的学生社团名单中包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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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大学，收缩也同样在发生。2021年11月，清华大学团委公示的被注销的学生社团名单中包括关注

城市劳动者协会、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会等。

原本一直“受党领导、受团指导”的学生会，被进一步改组。2019年10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和全国学

联发布《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精简”学生会，指定校级学生会

成员为40人左右，工作部门不超过6个，每个部门负责人为2至3人，同时要求学生会成员的成绩综合排名

要在本专业前30%。

2020年9月至2021年4月，南大接连发生了四起研究生自杀事件，但校方采取了一贯的保守和沉默立场，

微博上的相关热搜被迅速压下，相关词条被删除，学校也没有发布任何公告或悼念。徐晴认为，11月5日

那几束摆在布告栏底下的鲜花，是为了纪念自杀去世的同学们。

“大家的情感真的是被压抑到了一个顶点，被学校这种保守的立场、这种管束的状态捆得很扎实，”徐晴这

样认为，“所以大家要去反抗，有一个出口他就要去反抗，去宣泄他的情感。”

2021年11月6日清晨，南京大学公告栏上的标语全部被清空，只剩下写著“好看吗”的卫生巾。网上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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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身边的偷窥事件很快引爆了情绪。徐晴表示，大家对校园内的性骚扰感到非常恐慌，但校方一直没

有公开回应。“它是一种公共性的愤怒，你觉得不安全，整个校园不安全。”

11月5日深夜快11点，公告栏上的标语正不断增加，有同学这时候得到消息，学校保卫处正在行政北楼

128室和部分学生进行沟通，很快，一个线上会议链接在微信和QQ空间里迅速传播。除了南大人，一些外

校学生也加入旁听。

徐晴称，一开始旁听会议，大家感觉很痛快，现场学生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质问高校女生的安全为何得

不到保护，校方为何撕下联名信。不过，与会的保卫处处长、副处长无法回应诉求，也无法给出承诺。

“他们仅有能做的工作就是往上报，什么承诺都不敢给，学生也知道你给不了。”徐晴说。座谈会一直持续

到凌晨一两点，最后在保卫处引导下，选出17名学生代表，参与第二天与校高层领导的座谈会。

“老师稍微诱导，就从声讨你整个行政的不负责任，变成选代表了。”徐晴认为，大家和学校官方直接谈判

和对话的经验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选学生代表就代表你还是服从我官方管理。”

第二天，在17名学生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校方第一次公布了偷窥事件的处理流程：10月11日南大鼓楼

校区的偷窥者在当月26日被抓获，因“未发现其有偷拍、传播等其他行为”，公安机关予以罚款400元的治

安管理处罚。11月5日，南大根据《南京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对该生作出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这份

会议纪要在引言中称：“该稿件经学校有关负责老师确认，内容属实，符合学校真实意思表示。”

不少学生和网友对于这个处罚结果仍然感到愤怒，但抗议没有再继续。 




2021年11月5日晚上，贴在南京大学公告栏上的图画：“上一个400元买尊严的时代，是奴隶时期。”网上图片

“达达主义式”的抗议 


11月5日晚，北京外国语大学（北外）的学生陈天睿也上网旁听了南大第一次座谈会。不久前，他在北外

校园里发起了一次花式抗议。

去年暑假，北外在80周年校庆前夕对食堂进行大改造。但9月开学后，很多同学开始在微博、微信朋友

圈、知乎等平台上抱怨，饭菜变得又贵又难吃。据陈天睿称，单个菜品的价格比以前高了1至2元人民币左

右。又有学生在饭菜中发现了虫子，但遭到食堂否认。

“全世界只有北外学生配吃食堂的蟑螂虫子高蛋白套餐，全世界只有北外学生消费得起坐地起价的超市和食

堂。”有学生在微博上这样抱怨。还有学生建立了多个微信群，让邻校的学生帮忙打包食堂饭菜，送至北外

校门口。

陈天睿表示，当时北外的行政力量都投入80周年校庆的宣传中，面对学生的投诉和意见不予理，他于是计

划悄悄发起抗议。

9月18日下午3点多，陈天睿和朋友在北外东校区的池塘边摆放了一个绘画用的木人模型，这里位于东校区

的中心地带，北侧是图书馆正门，东南角是学生食堂，人流量大。木人的双臂下夹着一张A4纸，上面印

着：“请给我钱，我想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吃饭，谢谢。”

留下木人后，陈天睿和朋友坐在池塘边偷偷观察。他说，要求学校处理食堂问题并不是这次抗议的直接目

的，他的主要诉求是引起别人的响应。他感觉，能够和这个装置产生共鸣的人，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参与

进来，给予反馈，同时，这也可以让他规避被学校抓到的风险。



2021年9月18日下午，陈天睿在校内放置小木人及标语“请给我钱，我想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吃饭，谢谢”，一旁是路过的同学留下的食
品。网上图片

自高中开始，陈天睿就很关心社会时政，“特别热衷于在网上发表评论。”过去，他许多个微博账号和QQ账

号都被炸过，久而久之，他在网上的表达欲降低了，但在线下，他还是很关心个人权益。

面对食堂问题，他说自己选择了一个偏达达主义的艺术表达。“就是非常突兀，非常随机，非常荒诞的一个

事情。”

“用非常僵硬的一个死物在那个地方来代替一个真实的人，这样子就可以规避掉非常多的风险，”陈天睿

说，“我会更欣赏一些就是更隐晦的或者说更艺术化的、更浪漫化的一些表达，而非就是在这个机制以内用

这个机制去对抗它。”

之后半小时里，池塘边迎来了许多驻足拍照的学生，有人在木人旁摆上了苹果、牛奶和包子。5点左右，陈

天睿离开了现场，他本打算在7点回来，收集“乞讨”来的东西，进行二次创作。



第一次被清场后，有学生模仿陈天睿进行二次创作，标语上写著：“请给我空间，我想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说话，能落到实处的话，谢
谢”。网上图片

还没等他回来，学校保卫处的人已经把现场清理干净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到了晚上6点多，有同学模

仿他，在同一个地方摆放了另一张标语：“请给我空间，我想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说话，能落到实处的话，谢

谢。”

这个角落又重新成为一处景点，大家继续在旁边摆上零食饮料。还有同学把木人的照片打印成了小卡片，

沿着教学楼到池塘，一路满地撒。陈天睿没有想过，会有同学跟进二次创作，这超出了他的预想。

不到半个小时，保安又来到现场，再次进行清理。不过，事后北外召开了师生交流座谈会，邀请学校及各

院系学生会代表，针对食堂菜品价格、质量、卫生等问题做出了回应。

陈天睿完全隐身于抗议背后，没有被校方查到，但他听说，那位撒卡片的同学被保卫处叫去谈话，不过没

有被处罚。在陈天睿看来，这次行动还是“比较成功”，因为学校最终下调了菜价，也很少有人再投诉卫生

问题。



在木人曾经抗议的东校区池塘旁，9月18日当天夜晚，学校就派工人加装了一个闭路电视。 


“监控现在还一直在那里，”陈天睿笑出声，“新的一个景点。” 


小木人被保卫处带走后，有同学在原处用手机打出“请给我钱赎身”的标语。网上图片

被封禁的匿名墙 


线下空间被紧紧盯着，线上讨论空间亦如此。在中国大陆，千禧年前后，以清华大学“水木清华”、北京大

学“一塌糊涂”、南京大学“小百合”等为代表的高校BBS论坛曾一度风靡。

据报道，北大“一塌糊涂”在2004年9月关站前，曾是中国教育网内平均在线人数最多的BBS，其上开设“三

角地”、“台海观察”、“酷儿”、“人之初”等不同版块，既有大量学习、生活类资讯，同时在“三角地”等版块

上，大家也热烈讨论公共事务。三角地原为北京大学校内的一处信息栏，在八九民运中成为信息交汇处，

至2007年10月被校方拆除。



2003年4、5月，“一塌糊涂”上关于孙志刚案的讨论非常热烈。5月4日，“三角地”和“公民生活”这两个讨

论政治时事话题的版块被要求整顿，页面不能发帖或回应，只能阅读，不久，“东方之珠（香港）”版面同

样被下达整顿要求。一年后，“一塌糊涂”被北京市通信管理局要求永久关闭。

2005年，各大高校BBS相继被要求关闭校外访问，转为校内论坛。“水木清华”被校方接管后，开通了邮箱

认证，其在线人数大幅下滑，后于2012年终止运作；“小百合”被“南京大学BBS”取代，由南大官方负责维

护，启用实名制，目前校外IP已无法浏览该网站。

不过近年，一些大学校园又出现名为“表白墙”、“互助墙”等由学生运营的社群，提供匿名发布、自由讨论

的平台。其中，“表白墙”是由读者私信投稿给管理者，再由管理者匿名发布在QQ空间、微信朋友圈或公众

号中；而“互助墙”则是通过微信或QQ账户登入后，任何人可匿名发布的一个空间。

中国政法大学（法大）最近一次学生行动，就是在“互助墙”上酝酿的。 


去年11月18日，法大“互助墙”上陆续有人提出，呼吁19日下午4点在学校南门集合，开展一次“散步行

动”，抗议的是大家一直不满的几个问题：学校对选修课压分、一刀切的封校政策、限制毕业论文选题，以

及学生会干部个人作风的问题。四个诉求被串成一个口号，不断在互助墙上刷屏：“解除封校，论文自由，

公开处分，给分自主。”

10月22日，北京市昌平区新增4起核酸检测阳性案例，当天该区进入应急状态，要求在校学生进行封闭管

理。然而，在11月17日昌平区被降为低风险地区之后，法大仍在继续执行严格的封校政策，引起学生不

满，大家在互助墙上抱怨：“究竟什么时候解封？”“低风险还天天封！”



2021年11月19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的两名学生在校内发起freehug行动，邀请同学上前拥抱他们。网上图片

法大学生郭佳佳表示，她所在的学院非常严格，除了生病以外，其他出校原因全都不予通过。互助墙上有

同学表示，学院只允许每个班每周最多有两名同学出校理发。

疫情以外，影响每个同学的打分政策也激起了愤怒。郭佳佳称，他们此前得知，学校教务处给任课老师下

发了一个通知，要求专业必修课的班级均分不得高于75分，大家向授课老师确认，老师们表示，这确实是

教务处的要求。

在中国高校，教务处要求课程的考试分数需要呈“正态分布”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种政策严格规定了学生成

绩要呈现“中间高、头尾低”的分布趋势。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正态分布”可以作为一个考核指标，来判

断任课老师的出题质量，如果高分人数过多，则说明试卷过于简单。

11月18日，法大教务处发布了关于本科生毕业论文选题的通知，严格限制了各研究方向的可选人数；如果

学生没有抢到自己想研究方向的名额，将不得不选择剩下的其他领域。此外，法大学生会主席因个人作风

问题被不少同学要求公开处分，校园中又存在着自习空间不足、食堂开放时间较短等问题。

18日，面对不断涌现的号召散步的匿名贴，一个用户发帖称：“这个强（墙）我们是一直盯着的，一旦出现

什么，我们会采取措施降热度。”“历次学生闹事没有几个是好下场的。”“明天4点你们也不可能做出什么，

就算你们做出什么了，后果自负！”

郭佳佳认为，尽管是匿名发布，但互助墙一直是受到校方监控的，同时这个技术也无法避免可以透过IP地

址等追溯到个人。很快，到了19日上午，互助墙已经被限制使用，无法发帖、无法回复，大多数号召散步

的内容被删除。法大学生很快转移阵地，到另外的网路空间——知乎、微博超话和其他高校互助墙上聚

集。

9日下午 点 正好是下课时间 郭佳佳跑到学生公寓的洗手间 从窗户正好可以看到学校南门 她看见



19日下午4点，正好是下课时间。郭佳佳跑到学生公寓的洗手间，从窗户正好可以看到学校南门。她看见

几十个学生已经聚集起来，人数逐渐增加，但不远处出现了警车。郭佳佳称，游行最终并没有进行，人们

零散地聚集了十分钟左右，她也没有下楼参与。

不久，现场一名同学发起free hug活动，让气氛活络起来。他戴上眼罩，张开双臂，邀请现场的同学上前

抱抱他。一名女同学也加入了，和他并肩站在一起，张开手臂。大家围绕着他们俩聚集在一起，没有散

去。据一份网上的文字记录，4点半左右，两位校领导来到这两名同学身边与他们交谈，其中一名女性为副

校长。之后，该副校长向学生承诺会解决事情。

Free hug的发起人事后在朋友圈发表了一份笔记说：“虽然我时常告诉自己，对公权力需要保持愤怒，但

我想这可能目前在这块土地上还行不通吧哈哈。把这些愤怒换个方式表达吧，爱可以感化一切。”这篇笔记

在法大学生之间广泛流传。

第二天上午，法大举办了师生座谈会。会上，教务处处长否定了压分政策的存在，同时取消了限制毕业论

文方向的政策。据一名学生代表发出的会议记录，法大校长在会上提及了“互助墙”，反对有人在网络平台

上“煽动情绪”，“要对自己负责，任何匿名言论都是可以溯源的。”



联名信被撤下的当晚，南京大学学生在公告栏上贴满了标语。网上图片

象牙塔里的恐惧和理想 


如今，陈天睿只在私下和朋友谈论社会议题，很少公开发表或在网上评论。 


2019年疫情爆发时，他正读高三，每天打开手机看到让人愤慨的新闻，却感觉自己充满无力感。有一阵

子，他陷入了抑郁，没有去上课。“（没有）表达完整观点的能力，也没有去分析理解这些信息的能力。”

上大学后，他变得越来越谨慎。“这个体制是什么样的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了，我目前没有办法去改变

它。”陈天睿说，“现在应该说是不想和它（体制）对抗，而且也缺少知识储备，我至少要回答清楚我自

己，比如说，如果我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要做？”

他认为，当下更重要的是帮助个体解决具体诉求，这也促使他在北外食堂事件中站出来。他一度想过自己

直接坐在池塘边，以行为艺术的形式进行抗议。两个月后，这种形式出现在了北京电影学院（北电）的校

园中。去年11月22日，北电海淀校区一名学生坐在黑色笼子里，用口罩遮住双眼，笼子上放置的卡片写着

“非必要不出籠”，以抗议学校“一刀切”的封校政策。

“我很喜欢他那个做法，但是我个人是做不到那么强烈的。”陈天睿说，“我确实没有这样一个胆量，这么彻

底地去表明一个艺术创作的立场，对于什么的抗争。”

尽管这次行动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支持和夸赞，还是有朋友给他转发了一条批评。对方认为，陈天睿的

行为是在故意挑起矛盾，“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你们总喜欢拱火，故意挑起多余的矛盾？”

对方同时附上一张北外饮食服务中心领导的回信截图，该回信称：“您在信中提到的建议都特别好，我们一

定会认真听取，虚心接受。”

徐晴记得，保卫处副处长也告知过他们，可以给校务信箱、党宣办公室等“正规渠道”进行意见反馈，而不

必通过联名信的方式“这么闹”。

徐晴苦笑了一下。她认为，学校提供的所谓渠道并不是真的渠道，这是不少人心照不宣的共识。 


“你有什么事情找党委？绝对不可能的！你有什么事情你会跟辅导员讲吗？很少，几乎不可能。”徐晴表

示，平时大家都是在小团体内去消化一些事情，“跟辅导员说都很少，你怎么可能还去和更大的一个层级

说 不可能的 在大陆高校 辅导员负责学生日常事务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 般管理数个班



说，不可能的。” 在大陆高校，辅导员负责学生日常事务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一般管理数个班

级。

法大“互助墙”被关闭的那天，郭佳佳看到了一个帖子称要更换运营团队。面对被封的社群，有学生创建了

一个隐秘的微博超话，超话名并没有透露关于法大的任何信息，有一百多人加入，但帖子数量很少。郭佳

佳说，大家都担心一说话就暴露自己的微博账号。

“发言的人数特别少。”郭佳佳称，“大家其实都挺怕的，因为（互助）墙被封之前还流传了一个消息，校方

会通过他们的技术手段追查到学生个人，对你进行威胁恐吓。”

11月26日，被封禁一周的互助墙由新团队重新开始运转，新“墙规”被置顶，其中一条提及禁止发布“涉政”

信息。

这三个事件中，看似形式最激烈的法大“散步”反而在公共网络上最没有热度。郭佳佳称，事件发酵的那些

天，朋友圈中几乎没有人发相关的帖子，大家只是在匿名墙上激烈讨论而已。

“我也觉得确实是很奇怪。可能大家还是缺乏一点站出来当领头羊、损害自己利益的勇气。”郭佳佳表示，

“他们可能知道改变不了了，与其站出来损害利益，不如只在匿名墙发泄一下怨气就算了。”

另一位法大学生表示，这个事件在校内的讨论不多且短暂。她认为，这次行动背后参杂了太多不同事件，

大家的怨气虽然积攒到了一起，但实际上各有各的诉求。

在徐晴看来，大家在校园里的行动只是一次被动的小小的抵抗，并没有清晰的对抗体制的意识。“我们的性

格里面没有那么多原生性的反叛。”

她也不会用“高压”来形容当下高校的环境，“远远没有到那种程度，只能说他有一点保守，有点温吞，”徐

晴说，“它不是特别能够发挥人的主体性。”

回想起两个月前大家因为偷窥事件而集体行动，徐晴觉得那是在象牙塔里才能办得到的，以后一旦进入社

会，就会掺杂太多实际的考量，会顾及自己的职业前途，甚至害怕波及身边人。“这种事情我觉得还是很有

理想色彩的。”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徐晴、陈天睿、小A、郭佳佳为化名。


